
! ! ! !各路商家已铆足了劲，
挖空心思搞促销、出库存。一
家知名商店率 先推出近乎
打对折的“煞根”价，引得苏
浙沪买家群情激奋，血拼 !"

小时。瞧着电视镜头里人山
人海、奋不顾身的购物人群，
真为他们以及商家捏一把
汗，万一失控、出了人性命怎
么办？
年夜饭一吃，人又长了

一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现在对过年感觉是一年比一
年呒劲道。以前每年年常旧
规，大年夜（除夕）总会骑车
到瑞金二路、淮海路口的一
爿店买“大地红”（鞭炮），两
千响雷打不动，虽然近些年
价钿一年一年地悄然上涨，
但我掏钱依然毫不犹豫，因
着一年到头图的是一份畅
快、一份喜庆。临近除夕子夜
时分，放一千响劈劈啪
啪———除旧，年初一早上开
门再放一千响又噼噼啪
啪———迎新。

四年前的大年夜照例骑着车兴冲冲
去老地方买“大地红”，那个天整个阴沉沉
的。到了这爿店一看傻眼，铁将军把门“歇
业”了。心勿死再骑着车在附近的小马路
兜兜转转，看看是否有流动摊贩出售鞭
炮，但一圈兜下来，只能死心。就这样，年
常旧规被打破，“大地红”勿放至今。太太
戏谑说我是“闷声发大财”。

现在倒是越来越怀念小辰光过年的
味道，虽然日子苦，但年味实足。上世纪
#$年代，国家经济马马虎虎，作为上海人
吃福还是有点的。当时的政策是每户按人
头定量计划供应———发票子的。每户人家
按户口簿分大户和小户。到了过年前的两
个礼拜左右，居委会干部就会分头上门送
上花花绿绿的各种票证，关照侬到辰光到
指定地方集中领取，逾期不候。想想当时
大人小人勿大会有人自动放弃的，早已伸
长头颈翘首等待。

! ! ! !小时候%除夕前一天就
已忙开，张罗一年到头最最
重要的一顿夜饭———年夜
饭。有的杀鸡宰鸭、有的磨
糯米粉（为的是包鲜肉、豆
沙、黑芝麻汤圆），有的熬猪
油、做蛋饺、包春卷、做熏
鱼，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整条弄堂里弥漫着各种菜
香肉香鱼香……

我们家做蛋饺的任务
就落到我们兄弟俩的头上。
坐在朝北的冷飕飕的厨房
间的煤气灶前，这只煤气灶
是进口货，灶头底下带有一
只好大的烘箱，抄家时没有
抄走，随着我们走南闯北，
这只烘箱烘出来的山芋喷
香金黄，至今回味无穷。做
蛋饺的工序蛮简单，母亲将
蛋打散，我一手拿着一把饭
匙放在煤气灶眼上，再把生

猪油放在饭匙里，煎出猪油后，然后开
绿豆火（文火），
浇上打散的蛋，
在饭匙里顺时针
兜一圈，一张嫩
黄的蛋皮不消半
分钟立马呈现，
然后放上一些肉
末，将蛋皮轻轻
地合拢，在合拢
处再轻轻地按几
下，一只蛋饺便
圆鼓鼓地诞生
喽，大人给它起
了一个讨口彩的
名字———金元宝，据说这种称谓历史很
悠久了，在当时大人只能低声地告诉我
们它的前世今生。

一个下午做 &$$只蛋饺的硬指标
对我们兄弟俩来说也是蛮艰苦的。朝北
房间辰光一呆长，两只脚便会冻得不听
使唤，我们只能轮流做庄，当时的强大
动力在于趁机吃两只蛋皮，标准滑蛋的
口感，又香又嫩，因为大人此时允许我
们有报损，这就喜煞我们兄弟俩了，你
搞坏一只蛋皮，我也搞坏一只蛋皮，勿
晓得一个下午会有多少只“报损”蛋皮
缓缓地落入我们的腹中。大人此时也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网开一面，“小
鬼，蛋倷能又呒了？”大家心照不宣我们
对着大人莞尔一笑，再看看一只只金元
宝又堆起了一座小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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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童年时最令人期待的是
年夜饭的开张，水笋烧肉、老
鸡汤早已烧好，经典的冷盘也
弹眼落睛地出笼：白切肉、鳗
香、松花皮蛋、熏鱼、苔条花
生、海蛰皮（头）、辣白菜、大红
肠，而当冷盘吃剩大半时，热
菜会一只接着一只轮番闪亮
登场，清炒虾仁、虾仔蹄筋、松
鼠大黄鱼、芹菜鱿鱼丝、如意
菜（塔菜和冬笋），一只“全家
福”内容扎足，衬的是老鸡汤，
里面是鱼圆、肉圆、蛋饺、粉
丝、白菜或菠菜、冬笋片、蘑菇
片，以后又流行放人造蟹肉
棒，真可谓是花枝招展、五颜
六色、热气腾腾，鲜得是大家
的眉光都要掉光。大黄鱼有
时也会摇身一变作为大汤雪
菜黄鱼呈现在我们面前，汤水
里再撒点胡椒粉，味道吊足，
鲜味无穷。最后的甜点、咸点，

基本上是炸春卷、酒酿圆子，这些都是自
产自销，吃得落胃，而当大家吃得酒足饭
饱时，只有一个人还在忙进忙出，那就是
母亲大人，煎煎炒炒爆爆熬熬全仗她，而
年夜饭她是吃得最少的。
每年年夜饭的菜谱总是“老三篇”。随

着母亲年龄的增大，也有力不从心之感，
为了彻底解放母亲，我们一不留神地随着
大流合家上外面的饭馆吃年夜饭了，这股
时尚风好像从上世纪 '$年代中期发端，
一直流行到现在，欲罢不能。有些家庭是
今朝尚未吃好，明年的年夜饭也预定好
了。

起初是相当新鲜，一到饭店里，那可
谓人头攒动，热气腾腾，一下子能见到这
么多的长辈那也是一种福气。大家是人轧
人，侬看我，我看侬，似乎亦成了一个时装
派对，时装发布会。一到开席，服务员麻利
到乒乒乓乓地上齐八只冷盘，还呒算搛上
几筷，热菜已经从头而降，到了台面上也
早已是温吞吞了，吃得大家只好抓紧速度
往嘴里塞进去。等上来的大汤准备舀一碗
时，忽然发觉外面已是“人山人海”了，晓
得是吃下半场的客人已等勿急了，而服务
员的眼神，手脚也早已暗示多次“朋友，侬
好埋单了！”像我们识相的朋友会立马打
包结账，想想人家服务员忙好下半场也要
吃年夜饭，对，早点走？！
这样年夜饭的节奏几年弄下来，因为

换了多家饭店，但菜式几乎是千篇一律，
且价格也是日长夜大，最勿格算的是我们
家的人口数是悄然地往下走，已经没办法
硬撑一桌了，这不是对勿起这样一桌价格
不菲的佳肴吗？因此我们全家一致决定，
还是回到家里再弄年夜饭。现在也好办，
大家吃得勿多，外面现在做好的、半成品
的也蛮多，只要人民币一掏，立马可以把
它们请回家。再去菜场买一条活鱼，买点
蔬菜，照样可以满满当当地弄出一桌丰
盛的年夜饭来。只是现在吃年夜饭的味
道总觉得是淡淡的，而那条大黄鱼则早
已无缘 !$ 多年了，据说，现在是有铜钿
也吃勿着这种野生大黄鱼，若要运道好
碰着这样一条大黄鱼，昂贵的埋单勿去
讲伊，大家一定会是久久地膜拜它，而不
敢率先动筷的。
真的好想侬———亲爱的野生大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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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的期待,过年
时的享受,记忆里的年,现
在的年.吃在嘴里的,听在
耳朵里的,看在眼睛里
的———年是个说不尽的
话题,乐此不疲的话题。它
是共鸣,是希望,是温馨,
是未来。不管社会发展到
什么程度,不管时间到了
什么世纪,年永远是个激
动人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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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春节，中央电视台
都会举办一台精彩的春节
联欢晚会，我们家是文艺世
家，大家都喜欢表演，平时
不是忙这，就是忙那，难得
有空闲聚在一起，为了庆贺
全家团聚，今年我们家也在
春节前夕办起了一台热闹
的春晚。
小年那天，吃过晚饭，

我家的春晚便隆重上演。我
说，演出形式可以不拘一
格，只要能快乐，只要能尽
兴，只要能烘托新年的气
氛，吹拉弹唱啥都行，说学
逗唱啥都中。话音刚落，人
人都拿出绝活强项，吹拉弹
唱，载歌载舞，武术表演，诗
词朗诵，故事笑话，欢声笑
语洋溢了整个房间，以此讴
歌今天的幸福生活，祝福来
年的红红火火。

首先上演的节目是乐
器大合奏，我弹电子琴，老
公拉二胡，儿子吹笛子，用

一首欢快的《喜洋洋》为晚会拉开了序幕。
接着，文艺节目轮流上演，这也算是给每
位家庭成员搭建了一个展示个人文艺才
华的平台，尽管平日里，大家都尊老爱幼，
但在此刻大家都不分长幼，人人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兴
趣盎然，争先恐后地演出。有唱歌曲的，有
演舞蹈的，有玩魔术的，有诵诗词的，有讲
故事的，有说笑话的，尽管只有五个人的
演出团队，可是，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令人
应接不暇，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每位“演
员”都表演得极其认真，极其投入，那种高
兴劲儿甭提了，绝不亚于中了大奖。

老公表演了一
套标准的太极剑，
我表演了一套太极
拳，儿子表演了一
套少林棍。 武术
表演完了，便来表
演一些轻松的节目
调节一下。儿子演
了一个魔术，我讲
了一个故事，老公
说了一个笑话，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我
们一家人又用乐器

合奏了一首曲子《新年好》，把晚会推向了
高潮。

老公用浑厚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
《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唱得抑扬顿
挫，有板有眼，很有音乐家的风范。最后
合奏一首歌曲《难忘今宵》，晚会落下了
帷幕。


